
  

 

 

 

今古奇观
（二）

〔明〕抱瓮老人 著



  

目  录 
 

第十一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1
第十二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14
第十三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22
第十四卷 宋金郎团圆破毡笠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57
第十五卷 卢太学诗酒傲王侯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78
第十六卷 李讲公穷邸遇侠客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113
第十七卷 苏小妹三难新郎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148
第十八卷 刘元普双生贵子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161
第十九卷 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192
第二十卷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206

 



● 今 古 奇 观 ●  

─ 1 ─

 

第十一卷 吴保安弃家赎友 

古人结交惟结心，今人结交惟结面；结心可以同死生，

结面那堪共贫贱？九衢鞍马日纷纷，追攀送谒无晨昏。

座中慷慨出妻子，酒边拜舞犹弟兄。

一关微利已交恶，况复大难肯相亲？君不见，当年羊、

左称死友，至今史传高其人！这篇词名为《结交行》，是

叹末世人心险薄，结交最难。

平时酒杯往来，如兄若弟。一遇虱大的事，才有些利

害相关，便尔我不相顾了。真个是：

“酒肉弟兄千个有，落难之中无一人。”还有朝兄弟、

暮仇敌，才放下酒杯，出门便弯弓相向的。

所以陶渊明欲息交，稽叔夜欲绝交，刘孝标又做下《广

绝交论》，都是感慨世情，故为忿激之谈耳。如今我说的

两个朋友，却是从无一面的。只因一点意气上相许，后来

患难之中，死生相救，这才算做心交至发。正是：

说来贡禹冠尘动，道破荆卿剑气寒。

话说大唐开元年间，宰相代国公郭震，字元振，河北

武阳人氏。有侄儿郭仲翔，才兼文武，一生豪侠尚气，不

拘绳墨，因此没人举荐。他父亲见他年长无成，写了一封

书，教他到京参见伯父，求个出身之地。元振谓曰：

“大丈夫不能掇巍科，登上第，致身青云，亦当如班

超、傅介子立功异域，以博富贵。

若但借门第为阶梯，所就岂能远大乎？”仲翔唯唯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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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边报到京：

南中洞蛮作乱。原来武则天娘娘革命之日，要买嘱人

心归顺，只这九溪十八洞蛮夷，每年一小犒赏，三年一大

犒赏。到玄宗皇帝登极，把这犒赏常规都裁革了。为此群

蛮一时造反，侵扰州县。朝廷差李蒙为姚州都督，调兵进

讨。

李蒙领了圣旨，临行之际，特往相府辞别，因而请教。

郭元振曰：

“昔诸葛武侯七擒孟获，但服其心，不服其力。将军

宜以慎重行之，必当制胜。舍侄郭仲翔颇有才干，今遣与

将军同行。

俟破贼立功，庶可附骥尾以成名耳。”即呼仲翔出，

与李蒙相见。李蒙见仲翔一表非俗，又且当朝宰相之侄，

亲口嘱托，怎敢推委。即署仲翔为行军判官之职。

仲翔别了伯父，跟随李蒙起程。行至剑南地方，有同

乡一人，姓吴名保安，字永固，见任东川隧州方义尉。虽

与仲翔从未识面，然素知其为人，义气深重，肯扶持济拔

人的。乃修书一封，特遣人驰送于仲翔。仲翔拆书读之，

书曰：

吴保安不肖，幸与足下生同乡里，虽缺展拜，而慕仰

有日。以足下大才。辅李将军以平小寇，成功在旦夕耳。

保安力学多年，仅它一尉。僻在剑外，乡关梦绝。况

此官已满，后任难期，恐厄选曹之格限也。稔闻足下，分

忧急难，有古人风。今大军征进，正在用人之际。傥垂念

乡曲，录及细微，使保安得执鞭从事，树尺寸于幕府，足

下丘山之恩，敢忘衔结？仲翔玩其书意，叹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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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此人与我素昧平生，而骤以缓急相委，乃深知我者。

大丈夫遇知己而不能与之出力，宁不负愧乎？”遂向李蒙

夸保安之才，乞征来军中效用。李都督听了，便行下文帖

到遂州去，要取方义尉吴保安为管记。

才打发差人起身，探马报：

蛮贼猖撅，逼近内地。李都督传令：

星夜趱行。来到姚州，正遇着蛮兵抢掳财物，不做准

备，被大军一掩，都四散乱窜，不成队伍，杀得他大败全

输。李都督恃勇，招引大军，乘势追逐五十里。天晚下寨，

郭仲翔谏曰：

“蛮人贪诈无比，今兵败远遁，将军之威已立矣！宜

班师回州，遣人宣播威德，招使内附。不可深入其地，恐

堕诈谋之中。”李蒙大喝曰：

“群蛮今已丧胆，不乘此机扫清溪洞，更待何时？汝

勿多言，看我破贼！”次日，拔寨都起。行了数日，直到

乌蛮界上。只见万山叠翠，兵木蒙茸，正不知那一条是去

路。李蒙心中大疑，传令：

“暂退平衍处屯扎。”一面寻觅土人，访问路径。忽

然山谷之中，金鼓之声四起，蛮兵涨山遍野而来。洞主姓

蒙名细奴逻，手执木弓药矢，百发百中。驱率各洞蛮酋穿

林渡岭，分明似鸟飞兽奔，全不费力。唐兵陷于伏中，又

且路生力倦，如何抵敌？李都督虽然骁勇，奈英雄无用武

之地。手下爪牙看看将尽，叹曰：

“悔不听郭判官之言，乃为犬羊所侮！”拔出靴中短

刀，自刺其喉而死。全军皆没于蛮中。后人有诗云：

“马援铜柱标千古，诸葛旗台镇九溪。何事唐师皆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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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？将军姓李数偏奇。”又有一诗，专咎李都督不听郭仲

翔之言，以自取败。诗云：

“不是将军数独奇，悬军深入总堪危。

当时若听还师策，总有群蛮谁敢窥？”其时，郭仲翔

也被掳去。细奴逻见他丰神不凡，叩问之，方知是郭元振

之侄，遂给与本洞头目乌罗部下。原来南蛮从无大志，只

贪图中国财物。掳掠得汉人，都分给与各洞头目。功多的，

分得多；功少的，分得少。其分得人口，不问贤愚，只如

奴仆一般，供他驱使：

斫柴割草，饲马牧羊。若是人口多的，又可转相买卖。

汉人到此，十个九个只愿死，不愿生。却又有蛮人看守，

求死不得。有恁般苦楚！这一阵厮杀，掳得汉人甚多。其

中多有有职位的，蛮酋一一审出，许他寄信到中国去，要

他亲戚来赎，获其厚利。你想被掳的人，那一个不思想还

乡的？一闻此事，不论富家贫家，都寄信到家乡来了。就

是各人家属，十分没法处置的，只得罢了；若还有亲有眷，

挪移补凑得来，那一家不想借贷去取赎？那蛮酋忍心贪

利，随你孤身穷汉，也要勒取好绢三十匹，方准赎回；若

上一等的，凭他索诈。

乌罗闻知郭仲翔是当朝宰相之侄，高其赎价，索绢一

千匹。

仲翔想道：

“若要千绢，除非伯父处可办。只是关山迢递，怎得

寄个信去。”忽然想道：

“吴保安是我知己，我与他从未会面，只为见他数行

之字，便力荐于李都督，召为管记。我之用情，他必谅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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幸他行迟，不与此难，此际多应已到姚州。诚央他附信于

长安，岂不便乎？”乃修成一书，径致保安。书中具道苦

情及乌罗索价详细：

“倘永固不见遗弃，传语伯父，早来见赎，尚可生还。

不然，生为俘囚，死为蛮鬼，永固其忍之乎？”永固者，

保安之字也。书后附一诗云：

箕子为奴仍异域，苏卿受困在初年。

知君义气深相悯，愿脱征骖学古贤。仲翔修书已毕，

恰好有个姚州解粮官，被赎放回。仲翔乘便就将此书付之，

眼盻盻看着他人去了，自己不能奋飞，万箭攒心，不觉泪
如雨下。正是：

眼看他鸟高飞去，身在笼中怎出头？不题郭仲翔蛮中

之事，且说吴保安奉了李都督文帖，已知郭仲翔所荐。留

妻房张氏和那新生下未周岁的孩儿在遂州住下，一主一仆

飞身上路，赶来姚州赴任。闻知李都督阵亡消息，吃了一

惊，尚未知仲翔生死下落，不免留身打探。恰好解粮官从

蛮地放回，带得有仲翔书信，吴保安拆开看了，好生凄惨。

便写回书一纸，书中许他取赎，留在解粮官处，嘱他觑便

寄到蛮中，以慰仲翔之心。忙整行囊，便望长安进发。这

姚州到长安三千余里，东川正是个顺路，保安径不回家，

直到京都，求见郭元振相公。谁知一月前元振已死，家小

都扶柩而回了。

吴保安大失所望，盘缠磬尽，只得将仆、马卖去，将

来使用。复身回到遂州，见了妻儿，放声大哭。张氏问其

缘故，保安将郭仲翔失陷南中之事，说了一遍，”如今要

去赎他，争奈自家无力，使他在穷乡悬望，我心何安？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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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罢又哭。张氏劝止之，曰：

“常言巧媳妇煮不得没米粥，你如今力不从心，只索

付之无奈了。”保安摇首曰：

“吾向者偶寄尺书，即蒙郭君垂情荐拔。今彼在死生

之际，以性命托我，我何忍负之？不得郭回，誓不独生也！”

于是倾家所有，估计来止直得绢二百匹。遂撇了妻儿，欲

出外为商。又怕蛮中不时有信寄来，只在姚州左近营运。

朝驰暮走，东趁西奔；身穿破衣，口吃粗粝。虽一钱一粟，

不敢妄费，都积来为买绢之用。得一望十，得十望百，满

了百匹，就寄放姚州府库。眠里梦里只想着：

“郭仲翔”三字，连妻子都忘记了。整整的在外过了

十个年头，刚刚的凑得七百匹绢，还未足千匹之数。正是：

离家千里逐锥刀，只为相知意气饶。

十载未偿蛮洞债，不知何日慰心交？话分两头。却说

吴保安妻张氏同那幼年孩子，孤孤忄西 忄西 的住在遂

州。初时还有人看县尉面上，小意儿周济他。一连几年不

通音耗，就没人理他了。家中又无积蓄，捱到十年之外，

衣单食缺，万难存济，只得并迭几件破家火，变卖盘缠，

领了十一岁的孩儿，亲自问路，欲往姚州寻取丈夫吴保安。

夜宿朝行，一日只走得三四十里。比到得戎州界上，

盘费已尽，计无所出。欲待求乞前去，又含羞不惯。思量

薄命，不如死休，看了十一岁的孩儿，又割舍不下。左思

右想，看看天晚，坐在乌蒙山下，放声大哭，惊动了过往

的官人。那官人姓杨名安居，新任姚州都督，正顶着李蒙

的缺。从长安驰驿到任，打从乌蒙山下经过。听得哭声哀

切，又是个妇人，停了车马，召而问之。张氏手搀着十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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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的孩儿，上前哭诉曰：

“妾乃遂州方义尉吴保安之妻，此孩儿即妾之子也。

妾夫因友人郭仲翔陷没蛮中，欲营求千匹绢往赎，弃妾母

子，久往姚州，十年不通音信。妾贫苦无依，亲往寻取，

粮尽路长，是以悲泣耳。”安居暗暗叹异道：

“此人真义士！恨我无缘识之。”乃谓张氏曰：

“夫人休忧。下官忝任姚州都督，一到彼郡，即差人

寻访尊夫。夫人行李之费，都在下官身上。请到前途馆驿

中，当与夫人设处。”张氏收泪拜谢。虽然如此，心下尚

怀惶惑。杨都督车马如飞去了。张氏母子相扶，一步步捱

到驿前。杨都督早已分付驿官伺候，问了来历，请到空房

饭食安置。次日五鼓，杨都督起马先行。驿官传场都督之

命，将十千钱赠为路费，又备下一辆车儿，差人夫送至姚

州普氵朋 驿中居住。张氏心中感激不尽。正是：

好人还遇好人救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

且说杨安居一到姚州，便差人四下寻访吴保安下落。

不三四日，便寻着了。安居请到都督府中，降阶迎接，亲

执其手，登堂慰劳。因谓保安曰：

“下官常闻古人有死生之交，今亲见之足下矣。尊夫

人同令嗣远来相觅，见在驿舍，足下且往，暂叙十年之别。

所需绢匹若干，吾当为足下图之。”保安曰：

“仆为友尽心，固其分内，奈何累及明公乎？”安居

曰：

“慕公大义，欲成公之志耳。”保安叩首曰：

“既蒙明公高谊，仆不敢固辞。所少尚三分之一，如

数即付，仆当亲往蛮中，赎取吾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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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后与妻孥相见，末为晚也。”时安居初到任。乃于

府中撮借官绢四百匹，共一千一百之数，骑马直到南蛮界

口，寻个熟蛮，往蛮中通话。将所余百匹绢，尽数托他使

费。只要仲翔回归，心满意足。正是：

应时还得见，胜是岳阳金。

却说郭仲翔在乌罗部下，乌罗指望他重价取赎，初时

好生看待，饮食不缺。过了一年有余，不见中国人来讲话，

乌罗心中不悦，把他饮食都裁减了。每日一餐，着他看养

战象。仲翔打熬不过，思乡念切，乘乌罗出外打围，拽开

脚步，望北而走。

蛮中都是险峻的山路，仲翔走了一日一夜，脚底都破

了，被一般看象的蛮子，飞也似赶来，捉了回去。乌罗大

怒，将他转卖与南洞主新丁蛮为奴，离乌罗部二百里之外。

那新丁最恶，差使小不遂意，整百皮鞭，鞭得背都青肿，

如此已非一次。仲翔熬不得痛苦，捉个空，又想逃走。争

奈路径不熟，只在山凹内盘旋，又被本洞蛮子追着了，拿

去献与新丁。新丁不用了，又卖到南方一洞去，一步远一

步了。那洞主号菩萨蛮，更是利害。

晓得郭仲翔屡次逃走，乃取木板两片，各长五六尺，

厚三四寸，教仲翔把两只脚立在板上，用铁钉钉其脚面，

直透板内，日常带着二板行动，夜间纳土洞中，洞口用厚

木板门遮盖，本洞蛮子就睡在板上看守，一毫转动不得。

两脚被钉处，常流脓血，分明是地狱受罪一般。有诗为证：

身卖南蛮南更南，土牢木锁苦难堪。

十年不达中原信，梦想心交不敢谭。

却说熟蛮领了吴保安言语来见乌罗，说知求赎郭仲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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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事。

乌罗晓得绢足千匹，不胜之喜！便差人往南洞转赎郭

仲翔回来。

南洞主新丁，又引至菩萨蛮洞中，交割了身价，将仲

翔两脚钉板，用铁钳取出钉来。那钉头入肉已久，脓水干

后，如生成一般。念番重复取出，这疼痛比初钉时更自难

忍，血流满地，仲翔登时闷绝，良久方醒，寸步难移。只

得用皮袋盛了，两个蛮子扛抬着，直送到乌罗帐下。乌罗

收足了绢匹，不管死活，把仲翔交付熟蛮，转送吴保安收

领。吴保安接着，如见亲骨肉一般。这两个朋友，到今日

方才识面。未暇叙话，各睁眼看了一看，抱头而哭，皆疑

以为梦中相逢也。郭仲翔感谢吴保安，自不必说。保安见

仲翔形容憔悴，半人半鬼，两脚又动弹不得，好生凄惨！

让马与他骑坐，自己步行随后，同到姚州城内回复杨都督。

原来杨安居曾在郭元振门下做个幕僚，与郭仲翔虽未

厮认，却有通家之谊。又且他是个正人君子，不以存亡易

心。一见仲翔，不胜之喜。教他洗沐过了，将新衣与他更

换，又教随军医生医他两脚疮口，好饮好食将息。不勾一

月，平复如故。

且说吴保安从蛮界回来，方才到普氵朋 驿中与妻儿

相见。初时分别，儿子尚在襁褓，如今十一岁了。光阴迅

速，未免伤感于怀。杨安居为吴保安义气上，十分敬重。

他每对人夸奖，又写书与长安贵要，称他弃家赎友之事。

又厚赠资粮，送他往京师补官。凡姚州一郡官府，见都督

如此用情，无不厚赠。仲翔仍留为都督府判官。保安将众

人所赠，分一半与仲翔留下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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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翔再三推辞，保安那里肯依，只得受了。吴保安谢

了杨都督，同家小往长安进发。仲翔送出姚州界外，痛哭

而别。保安仍留家小在遂州，单身到京，升补嘉州彭山丞

之职。那嘉州仍是西蜀地方，迎接家小又方便，保安欢喜

赴任会讫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郭仲翔在蛮中日久，深知款曲：

蛮中妇女，尽有姿色，价反在男子之下。仲翔在任三

年，陆续差人到蛮洞购求年少美女，共有十人。自己教成

歌舞，鲜衣美饰，特献与杨安居伏侍，以报其德。安居笑

曰：

“吾重生高义，故乐成其美耳。言及相报，得无以市

井见待耶？”仲翔曰：

“荷明公仁德，微躯再造，特求此蛮口奉献，以表区

区。明公若见辞，仲翔死不瞑目矣！”安居见他诚恳，乃

曰：

“仆有幼女，最所钟爱，勉受一小口为伴，余则不敢

如命。”仲翔把那九个美女，赠与杨都督帐下九个心腹将

校，以显杨公之德。

时朝廷正追念代国公军功，要录用其子侄。杨安居表

奏：

故相郭震嫡侄仲翔，始进谏于李蒙，预知胜败。继陷

身于蛮洞，备著坚贞。十年复返于故乡，三载效劳于幕府。

荫既可叙，功亦宜酬。

于是郭仲翔得授蔚州录事参军。自从离家到今，共一

十五年了，他父亲和妻子在家闻得仲翔陷没蛮中，杳无音

信，只道身故已久。忽见亲笔家书，迎接家小临蔚州任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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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家欢喜无限。

仲翔在蔚州做官两年，大有声誉，升迁代州户曹参军。

又经三载，父亲一病而亡，仲翔扶柩回归河北。丧葬已毕，

忽然叹曰：

“吾赖吴公见赎，得有余生。因老亲在堂，方谋奉养，

未暇图报私恩。今亲殁服除，岂可置恩人于度外乎？”访

知吴保安在宦所未回，乃亲到嘉州彭山县看之。

不期保安任满，家贫无力赴京听调，就便在彭山居住。

六年之前，患了疫症，夫妇双亡，藁葬在黄龙寺后隙地。

儿子吴天祐从幼母亲教训，读书识字，就在本县训蒙度日。
仲翔一闻此信，悲啼不已。因制縗麻之服，腰绖执杖，步
至黄龙寺内，向冢号泣，具礼祭奠。奠毕，寻吴天祐相见，
即将自己衣服，脱与他穿了，呼之为弟，商议归葬一事。

乃为文以告于保安之灵，发开土堆，止存枯骨二具。仲翔

痛哭不已，旁观之人，莫不堕泪。仲翔预制下练囊二个，

装保安夫妇骸骨。又恐失了次第，敛葬时一时难认，逐节

用墨记下，装入练囊，总贮一竹宠之内，亲自背负而行。

吴天祐道，是他父母的骸骨，理合他驮，来夺那竹笼。仲
翔那肯放下，哭曰：

“永固为我奔走十年，今我暂时为之负骨，少尽我心

而已。”一路且行且哭，每到旅店，必置竹笼于上坐，将

酒饭浇奠过了，然后与天祐同食。夜间亦安置竹笼停当，
方敢就寝。自嘉州到魏郡，凡数千里，都是步行。他两脚

曾经钉板，虽然好了，终是血脉受伤。一连走了几日，脚

面都紫肿起来，内中作痛。看看行走不动，又立心不要别

人替力，勉强捱去。有诗为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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酬恩无地只奔丧，负骨徒行日夜忙。

遥望平阳数千里，不知何日到家乡？仲翔思想：

“前路正长，如何是好？”天晚就店安宿，乃设酒饭

于竹笼之前，含泪再拜，虔诚哀恳：

“愿吴永固夫妇显灵，保佑仲翔脚患顿除，步履方便，

早到武阳，经营葬事。”吴天祐也从旁再三拜祷。至次日
起身，仲翔便觉两脚轻健，直到武阳县中，全不疼痛。此

乃神天护佑吉人，不但吴保安之灵也。

再说仲翔到家，就留吴天祐同居。打扫中堂，设立吴
保安夫妇神位。买办衣衾棺椁，重新殡敛。自己戴孝，一

同吴天祐守幕受吊。雇匠造坟。凡一切葬具，照依先葬父
亲一般。又立一道石碑，详纪保安弃家赎友之事，使往来

读碑者，尽知其善。

又同吴天祐访庐墓三年。那三年中，教训天祐经书，
得他学问精通，方好出仕。三年后，要到长安补官，念吴

天祐无家未娶，择宗族中侄女有贤德者，替他纳聘，割东
边宅院子，让他居住成亲，又将一半家财，分给天祐过活。
正是：

昔年为友抛妻子，今日孤儿转受恩。

正是投瓜还得报，善人不负善心人。

仲翔起服，到京补岚州长史，又加朝散大夫。仲翔思

念保安不已，乃上疏。其略曰：

“臣闻有善必劝者，固国家之典；有恩必酬者，亦匹

夫之义。臣向从故姚州都督李蒙进御蛮寇，一战奏捷。臣

谓深入非官，尚当持重，主帅不听，全军覆没。

臣以中华世族．为绝域穷困。蛮贼贪利，责绢还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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谓臣宰相之侄，索至千匹。而臣家绝万里，无信可通。十

年之中，备尝艰苦，肌肤毁剔，靡刻不泪。牧羊有志，射

雁无期。而遂州方义尉吴保安，适至姚州，与臣虽系同乡，

从无一面，徒以意气相慕，遂谋赎臣。经营百端，撇家数

载，形容憔悴，妻子饥寒。

拔臣于垂死之中，赐臣以再生之路。大恩未报，遽尔

淹殁。臣今幸沾朱绂，而保安子天祐，食藿悬鹑，臣窃愧
之。且天祐年富学深，足堪任使。愿以臣官，让之天祐。
庶几国家劝善之典与下臣酬恩之义，一举两得。臣甘就退

闲，没齿无怨。谨味死披沥以闻！”时天宝十二年也。疏

入，下礼部详议。此一事哄动了举朝官员：

“虽然保安施恩在前，也难得郭仲翔义气，真不愧死

友者矣。”礼部为此复奏，盛夸郭仲翔之品，”宜破格俯

从，以励浇俗。吴天祐可试岚谷县尉，仲翔原官如故。”
这岚谷县与岚州相邻，使他两个朝夕相见，以慰其情，这

是礼部官的用情处。朝廷依允，仲翔领了吴天祐告身一道，
谢恩出京。

回到武阳县，将告身付与天祐。备下祭奠，拜告两家
坟墓。择了吉日，两家宅眷，同日起程，向西京到任。

那时做一件奇事，远近传说，都道吴、郭交情，虽古

之管、鲍，羊、左不能及也。后来郭仲翔在岚州，吴天祐
在岚谷县，皆有政绩，各升迁去。岚州人追慕其事，为立

“双义词�，祀吴保安、郭仲翔。里中凡有约誓，都在庙
中祷告，香火至今不绝。有诗为证：

频频握手未为亲，临难方知意气真。

试看郭、吴真义气，原非平日结交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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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 

背手为云覆手雨，纷纷轻薄何须数？君看管鲍贫时

交，此道今人弃如土。

昔时，齐国有管仲，字夷吾；鲍叔，字宣子，再个自

幼时以贫贱结交。后来鲍叔先在齐桓公门下信用显达，举

荐管仲为首相，位在已上。两人同心辅政，始终如一。管

仲曾有几句言语道：

“吾尝三战三北，鲍叔不以我为怯，知我有老母也；

吾尝三仕三见逐，鲍叔不以我为不肖，知我不遇时也；吾

尝与鲍叔谈论，鲍叔不以我为愚，知时有利不利也；吾尝

与鲍叔为贾，分利多，鲍叔不以我为贪，知我贫也。生我

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叔！”所以古今说知心结交，必曰“管

鲍”。今日说两个朋友，偶然相见，结为兄弟，各舍其命，

留名万古。

春秋时，楚元王崇儒重道，招贤纳士。天下之人闻其

风而归者，不可胜计。西羌积石山，有一贤士，姓左，双

名伯桃，幼亡父母，勉力攻书，养成济世之才，学就安民

之业。年近四旬，因中国诸侯互相吞并，行仁政者少，恃

强霸者多，未尝出仕。后闻得楚元王慕仁好义，遍求贤士，

乃携书一囊，辞别乡中邻友，径奔楚国而来。迤逦来到雍

地，时值隆冬，风雨交作。

有一篇《西江月》词，单道冬天雨景：

习习悲风割面，蒙蒙细雨侵衣。催冰酿雪逞寒威，不



● 今 古 奇 观 ●  

─ 15 ─

 

比他时和气。山色不明常暗，日光偶震还微。天涯游子尽

思归，路上行人应悔。

左伯桃冒雨荡风，行了一日，衣裳都沾湿了。看看天

色昏黄，走向村间，欲觅一宵宿处。远远望见竹林之中，

破窗透出灯光，径奔那个去处。见矮矮篱笆，围着一间草

屋，乃推开篱障，轻叩柴门。中有一人，启户而出。左伯

桃立在檐下，慌忙施礼曰：

“小生西羌人氏，姓左，双名伯桃。欲往楚国，不期

中途遇雨，无觅旅邸之处。求借一宵，来早便行，未知尊

意肯容否？”那人闻言，慌忙答礼，邀入屋内。伯桃视之，

止有一榻，榻上堆积书卷，别无他物。伯桃已知亦是儒人，

便欲下拜。

那人云：

“且未可讲礼，容取火烘干衣服，却当会话。”当夜

烧竹为火，伯桃烘衣。那人炊办酒食，以供伯桃，意甚勤

厚。

伯桃乃问姓名。其人曰：

“小生姓羊，双名角哀，幼亡父母，独居于此。平生

酷爱读书，农业尽废。今幸遇贤士远来，但恨家寒，乏物

为款，伏乞恕罪。”伯桃曰：

“阴雨之中，得蒙遮蔽，更兼一饮一食，感佩何忘！”

当夜，二人抵足而眠，共话胸中学问，终夕不寐。

比及天晓，淋雨不止。角哀留伯桃在家，尽其所有相

待，结为昆仲。伯桃年长角哀五岁，角哀拜伯桃为兄。一

住三日，雨止道干。伯桃曰：

“贤弟有王佐之才，抱经纶之志，不图竹帛，甘老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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